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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致海明威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我

们每个人都是一块土地，这个人亡故，就意味着
这块土地的消失。

上世纪 80 年代一个雾蒙蒙的清晨，离休干
部张永成，带着他的子女来到老家白鹤桥村，
说：我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这百年间，张家
只出两种男人，一种脚踏云彩、游走四方，还有
一种就像栽下的一棵树，一辈子留守在这块土地
上。无论是游走四方，还是留守土地的男人，都
有着固执的个性，就是不会回头。众人便问他：
咋会都是固执的人呢？张永成指着树林子里唧唧
咕叫着的鸟儿说：是这种红襟鸟呀，它们泣血啼
晨，教会这家族的人勤奋和担负责任。我离家时
才9岁，每天只要听到鸟儿的叫声，阿奶就把我
从被窝里拖出来，说允许男人有缺陷，却不能容
忍懒惰！所以我走出去后，就没再回过头……

岁月沧桑，短短100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
了，陡自留下男人们历世的艰险和伤痛。这是一
个“人上山，要用辘轳车摇上来”的偏僻小山
村，住在这儿的人们，世世代代以山坳里贫瘠有
限的土地为生，是张氏廿四房的太公张圣朝，首
开“洋风”，把药铺开到南洋的马尼拉去了，从
此这家族就不得安宁。

主人公张永成这辈子敬了三个军礼，第一次
是敬给他祖先的。

光绪年间，张氏廿四房在村子里算是“大
户”，“有着百十亩田地，与近千亩的山林”。第
三代人秀才爷张友香看中一个叫杨秋英的大脚女
子，为把她娶回家，他承诺让她的娘家人能在荒
年吃上一口饱饭。然而悲剧发生了，两人婚后的
一次大饥荒，秀才娘子娘家的三亲四戚，像蝗虫
一般地飞进山里来，乞求张家给一口饭吃。张友
香遵循承诺，把亲戚们都留下来，卖田地卖祖屋
供他们吃喝。很快，这百十亩田地和部分山林、
祖传祠堂，都易姓给了别家。饥荒过后，张家只
留下几间旧屋与几亩薄地，连生存都受到威胁。

但张友香是一条不甘屈服的汉子，宁愿自己
憋屈着，也不愿违背对妻子娘家人的承诺，拿着
祖传治风湿病的一剂药方，舍妻弃子，带着妻舅
杨金灿，像他“后来败家而成为疯子”的祖父张
圣朝一样，下南洋马尼拉重开药铺。“留守”在
家的秀才娘子辛勤劳作，好歹“赎回部分田地，
才把这个家给支撑住”。她“天真地指望，日子
能这般地过下去”，但是悲剧却在延续，初在南
洋发达起来的秀才爷，因“举洋俗，娶番妾”，
还“接济革命党人买枪炮”，“没捎钱继续接济滩
涂妻子的娘家人”，被心地狭窄的杨金灿谋害

“命丧异乡”。
眼看这个家族“振兴”无望，刚烈的秀才娘

子携“20 岁的振宗与 18 岁的振耀”下南洋，用
鸩酒“取了兄弟的性命，夺回药铺”，留下从小
渴望“游走四方”的振宗承继经营，自己带着像

“栽在山里的树一样”的振耀回乡务农。
漫长的日子，在山林中鸟儿唧唧咕的吟唱声

中逝去，皇帝被黜，江山换代，辛勤耕耘的张振
耀在母亲的帮助下，又使家业发达起来。为兑现
祖先的承诺，让母亲娘家人“在荒年吃上饭”，

他跟共产党人“陈先生”搞“二五减息”闹起农
会。出洋的张振宗历经千难万险，继承秀才爷的
衣钵，跟随北伐军荣归故里，却因信仰不同，与
兄弟争夺“革命果实”而分道扬镳，造成“杀
害”亲兄弟的历史惨剧。十几年后为报父仇，侄
儿张永发又“动用日本人的力量，除掉寡情的大
伯”，夺回了祖传的药铺。

至此，曾经轰轰烈烈、张扬“乡村道德”的
张氏廿四房家族，在时代大潮“吞淹”中，彻底
地败落下来，绝望的秀才娘子，留下为次孙千针
万线纳成的一叠布鞋，在亡夫秀才爷“引领”
下，爬进南山祖地的“坟廓”。

历史仍在继续演绎，随着一面“八一”军旗
猎猎飘扬，解放大军以势如破竹之势，解放了这
片土地。转业营长张永成，携着阿奶留下的 12
双布鞋，立誓要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过上好日
子”，回乡出任镇长 （后为财税局长），协助他的
老上级县长秦大泉，枪决了“给志愿军生产假
药，致使前线死了人”的亲兄弟张永发，收养他
的遗孤“小东西”（张建国），又在战友陈乾康

（供销社主任） 的帮助下，娶了“在晚年床头还
放着托尔斯泰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 ”的姑娘
李纹为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张永成们抛家弃
小，夜以继日，甚至把提反对意见的陈乾康打成
右派，在这块充满着革命精神的土地上劳作，却
收效甚微。这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半亩，还
有着许多不长粮食的盐碱地”。发生在1960年的

“大饥荒”，使张永成任党委书记的“幸福公社”
全面断粮。尽管他竭尽全力，向原部队首长、

“武钢”党委书记尤明“借粮”，组织全公社的青
壮年下海“捞寒潮”，由陈乾康到上海“换成粮
票赈灾”，倾其所有，把家里的“配给粮”拿给
孤儿们救急，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还是成片成
片地生了“浮肿病”，每天都有“裹着旧席子的
尸体抛在路边”。

这时候张永成询问自己：当初共产党人抛头
颅、洒热血地干革命，究竟意义何在？正当他守
在公社内，“放生”为外出逃荒者“证明身份”，
饿疯了的人们哄抢了县里统配的种子粮，绝了县
委“组织再生产的后路”。旋即，张永成被撤
职，在将近两年的“赋闲”中，他变回了“普通
人”，与妻子家人和谐相处。但他却异常苦恼，
因为他是一个战士：“倒下了，只要有一口气
在，就得舔好伤口重新站起来。”他以他的方式

进行“家庭革命”，训练子女成为“革命接班
人”，并不断地向县委申诉，要求重返“前线”。

秦大泉终于起用他，由他担任自己任总指挥
的“围海建塘指挥部”副总指挥，秦大泉说：

“大饥荒时为何饿死人？是这个县人多地少，现
在我们要把被海水浸蚀的土地夺回来，改造成能
长出粮食的良田。”张永成奉命而行，仍像过去
带兵打仗一样，组织千军万马向大海“宣战”。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酷烈的“硬仗”，生性固
执、做事“不会回头”的他，抛弃一切“杂
念”，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甚至把维持全家生
存的工资，都“丢进了工程”，引起李纹不满，
提出与他“离婚”。在 1967 年的一次“大潮汛”
中，张永成组织护堤保塘，因为秦大泉被“打
倒”而断绝“后援”，“丢弃了 69 条活生生的生
命”！

不屈的张永成，“自他走上革命道路始，从
不知什么叫败仗”。在“五七”干校里拒绝“改

造”思想，不低头“认罪”。这年冬季，秦大泉
被“造反派”打死，他也被打残了。妻子李纹终
于理解，什么才是“战士情怀”，召开“家庭会
议”，与继子建国和长子启明“合谋”，把他从干
校“抢”回来疗伤。她说：“这个家由你们爸支
撑着，爸在，这个家存，爸死了，这个家就没有
了……”

“复出”后的张永成，任这个县负责农业的
副县长，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第
6 个春天，在县委工作会议上否定“围海建塘”
工程、提出“开涂兴渔”方案的，竟是他一手

“培养”起来的“继子”张建国 （时任县长助
理）。在事关“农民能否迅速富裕起来”的大是
大非面前，一向固执的张永成“退让”了，迅速
办了离休手续，回白鹤桥老家去“伺弄祖先留下
的贝母药田”，临走时说：“祖宗大人在天上看着
哩，是张家的后代，就得把这片土地折腾出个好
日子来！”

离任前，他带继子去滩涂，对着这片冒着盐
花的盐碱地，敬了第二个军礼。

岁月仍在向前流淌。离休后的张永成帮助村
里修通公路，发展乡村经济。与此同时，建国在
滩涂进行的“改革”，开展得风起云涌，在秦大
泉的女儿宋英 （农业银行副行长） 与离休干部的
陈乾康指导下，与农 （渔） 民合股建立“渔业供
销公司”，对外进行商贸活动，迅速改善了群众
的生活。但这时，与他一起在内蒙古“支边”的
旧恋人陈小燕归来，带回他“尚不知情的、由战
友吉库什扶养的 10 岁的儿子”张继红。曾是陈
小燕同学的堂弟张启明，已从部队转业在市铸建
厂工作，这时仍“单恋”着昔日的“校花”。兄
弟俩为“这事儿”，引起人情与道德上的“纠
结”。张永成与李纹知情后迅速“出击”，留下继
红安置入学，“说服”继子舍弃成功的事业和新
恋人宋英，与陈小燕“复合”，赴内蒙帮助牧民
共同富裕，奔“社会主义小康村”。张永成说：

“做官与做人一样，人品即官品。有恩不报非君
子，张家不能出‘现代陈世美’！”

“失落”的张启明，认为父母“偏心”于堂
兄，在企业“转制”后下岗开鱼档，渴望得到父
亲“庇护”，却得到断然拒绝，“赌气”离家出
走，与被银行除名的杨汝奎一起，南下深圳“淘
金”，立誓要闯出一番新天地来。两人在“经
营”中分分合合，经历千辛万苦，心气高傲的张
启明，终于在“陪泳女”梅子协助下，掘到“人

生第一桶金”。杨汝奎为“利益相争”，雇人驾车
撞伤张启明，使他“变成一无所有、坐在轮椅
上，离不开梅子照顾的残疾人”。

为帮助白鹤桥村发展经济，张永成让支书张
岩峰“设套”，请来“名校毕业，猫在家里当宅
男”的小儿子张启东，办起村级塑料厂。为“把
他的心长期拴在村里”，张岩峰“唆使”外甥女
刘霞将其“引诱”上床，造成“既成事实的婚
姻”，引起张启东的反抗而出走，村办厂也因此
只能勉强维持着。

故事在张永成72岁时峰回路转，“生性与父
亲同样固执、渴望成功却各自为政”的张家三兄
弟，在张启明为铸造厂“下岗工人”利益，与德
商怄气“杀”回海城“负债经营搞房地产”时，
涉及到副市长陈铁军的“腐败案”与“扰乱市场
金融秩序案”。这时张建国已因肝病不适合留在
草原工作，调回海城担任副检察长，面对着这桩

“由几千市民参与集资、跨国的金融大案”，他询
问继父怎么办？张永成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明
确回答：“共产党搞改革，要的是公平竞争，如
果法律尚能殉私，改革又有什么希望？”要他勿
念亲情，秉公断案。随着案情深入，张建国痛苦
地获知旧恋人宋英涉案，在人情与法律的选择
中，他坚持党性，“果断”地将二人收捕入狱，
自己却猝死在“办案”中。次子启东因回村“开
发”，动用启明公司的“资金”，舍弃女儿“小芭
比”神秘失踪。

住进医院的张永成，在经受“失子之痛”
后，一下子变得衰老了，但他仍然是个“战
士”，决定“打赢人生的最后一仗”，在病榻前召
开“家庭会议”，宣布儿媳陈小燕从内蒙古回来

“当家”，在梅子协助下“举家还债”，归还市民
的“巨额集资款”。说：“我张家输钱不能输理，
就是砸铁卖铁，没隔夜粮，也要把‘龟儿子’欠
下的债务还清，不能让老百姓指着政府的‘红牌
牌’，骂我共产党不仁义！”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年迈的张永成与李纹留
住在城里，帮助儿媳引导公司走出困境。“失
踪”多年的张启东，携资返村，实现自己的“承
诺”，招商引资，使这个闭塞的小山村迅速与山
下“接轨”，建成“社会主义小康村”。

10 年后，宋英与张启明先后出狱，陈小燕
在接启明的路上，惨遭车祸身亡，世纪之星公司
经历过“世纪阵痛”，还清债务后“蜕变成蝶”。
由启东经营的“东方硅谷”，已使白鹤桥村成为
当地“首富”，张氏廿四房的第七代人张继红、
张继根也成长起来，参与世界上最长的“杭州湾
跨海大桥”建设工程。在红襟鸟们唧唧咕唧唧咕
的吟唱声中，这世界由于人们的勤奋劳作，坚持
不懈，终于慢慢地改变了模样……

这时张永成已是 87 岁高龄，在生命的弥留
之际，他挣扎着坐起来，向子女、孙辈以及前来
参与投资的侄儿、外商乔治·张 （杨汝奎）、宋英
等人，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了最后的一个军
礼，说：“这军礼，我敬给你们后人了……”

（《红襟鸟》，车弓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6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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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襟鸟红襟鸟（（故事梗概故事梗概））

■长篇小说

在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岗位上工作多年的
青正，突然被上级组织相中，空降凤凰市担任要
职。这使他既喜又忧：喜的是，他终于得到了重
用；忧的是，此番赴任主要是彻查凤凰市群体上
访省委事件，而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却非易事。
上级组织为使他能够在新的岗位上充分施展拳
脚，为其即将展开的“群体上访事件”彻查工作
排除障碍，专门为他精心打造了三顶官帽：凤凰
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政府市长助理。如
此三个头衔集于一身，使他既置身市委决策圈，
又领导协调市公、检、法，还名正言顺地参与市
政府日常工作。如此精心安排，足见上级组织对
他这次赴任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青正满面春风走马上任。然而，他却在履新
的当天即遭遇了“下马威”：在他出面处理凤凰
市街道水管爆裂突发事件时，在事发现场被不明
真相的群众围攻，并在其胸前被人错挂上了“腐
败分子”的牌子，被人扭着胳膊游街，当众出了
大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仍未能占得先机，

“彻查”工作进展迟缓，甚至陷于被动，始终走
不出对手为他布下的“棋局”。他心灰意冷，情
绪消极，彷徨苦闷！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性格刚
毅的青正心犹不甘，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苦苦
寻找破解危局的良策……一直对他爱慕有加的前
市委老书记的大女儿田华对他初上任的遭遇洞若
观火，并千方百计暗中帮助他，他却一直被蒙在
鼓里……

凤凰市已退休多年的老书记田鼎章是当年的
南下工农干部，身经百战，从政阅历丰富。田老
有三个宝贝女儿和一个儿子。三姐妹中老大田华
在市人大工作，老二田梦是市中心医院的儿科医
生，老三田美是经商开公司的老板。儿子田纯看
似像个花花公子，其实心地善良，早年放下正经
事儿不干，热衷下海经商，多年下来似乎并没挣
到多少钱，但他每每出手阔绰，显得十分富足。
田家与青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是因为
老大田华曾经一度与青正恋爱并差点儿走进婚礼
的殿堂，而且还因为田老书记当初在领导岗位上
慧眼识才，曾一心栽培青正，对他有提拔知遇之
恩。而青正的对手龙居石 （常务副市长，之后又
升迁为市长、市委书记） 亦与田家有着割舍不断
的联系。二女儿田梦深陷龙居石的情网不能自
拔，多年来死心塌地追求龙居石而不肯放手。三
女儿田美和儿子田纯一直以来借龙居石这棵“大
树”在凤凰市招揽生意发财致富，而龙早年的提
拔升迁又完全得益于老书记田鼎章……凤凰市群
体上访事件久拖未决，主要原因是龙居石及其亲
信深陷其利益纠葛之中不能自拔。

龙居石在官场淫浸多年，在领导岗位上起起
伏伏，有过提拔升迁时的快慰和自豪，也有过在
同一职位上裹足不前时的那种消极与落寞。他之
所以在快慰的时候没有得意而忘形，在落寞的时
候没有颓废而放弃，始终能够保持年轻快乐的心
态和世事洞明般的沉着，处处游刃有余，表现出
工作、生活上的逍遥自在，他自己认为完全得益
于其始终不离左右的一本书，是这本书造就了他
悠闲自得、似乎任何时候都无欲无求、如神仙一
般的心境。龙居石所说的这书就是 《脑内革
命》，是日本医学和养生专家春山茂雄所撰写的

一本著作。那么，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我们不妨作以介绍。作者在《序》里这样写道：

人的大脑会分泌出类似吗啡的一种物质，不
仅使人产生心情愉快的感觉，还具有防止老化、
提高自然治愈力的出色药理功效，尤其是促使大
脑产生脑内吗啡，不仅对改善大脑、而且对整个
身体都具有效果。就是说，在我们体内有一个任
何药物都无法比拟的优秀的“制药厂”。而我正
充分彻底地利用这个“制药厂”。

人们很早就知道脑内吗啡的存在，但总认为
其除了镇痛效果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作用。但
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脑内吗啡其实蕴藏着极大
的效力。

人在生气发怒的时候，会感觉到精神的紧张
兴奋，于是大脑分泌出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的物
质。这是一种荷尔蒙，这种物质具有剧毒，据说
其毒性仅次于自然界中的蛇毒。

当然，大脑分泌的这种荷尔蒙极其微量，但

如果经常生气动怒，精神总是处于紧张激动状
态，这种剧毒的荷尔蒙会导致疾病，加速衰老甚
至早逝……

另外，人体内有一种称为β—内啡肽的荷尔
蒙。这种荷尔蒙是脑内吗啡中最有效力的物质，
但与去甲肾上腺素的相互关系十分有趣。别人说
自己什么时，如果听后觉得心情不愉快，脑内就
分泌有毒的去甲肾上腺素；反之，脑内就分泌
β—内啡肽。

分泌去甲肾上腺素好还是分泌β—内啡肽
好，这个道理不言自明。

不论遇到多么不愉快的事情，只要采取积极
的向前看的态度，脑内就分泌出对身体有益的荷
尔蒙。不论自己所处的环境多么优越，只要心情
怨怒憎恨、忧愁苦闷，脑内就分泌出对身体有害
的物质。凡事都能运用利导思维，采取乐观开朗
的态度，就能无病无痛，保持健康的体魄和年轻
的精神。

遇到令人痛苦难过的事情时，要是过于悲
伤，脑内就分泌去甲肾上腺素。如果克制忍耐，
一旦超越这个坚忍的阶段，就会分泌出脑内吗
啡。

……我们在饮食、性生活中体会到快感，同
样在体育运动、学习、工作中也能体验到快
感……可以说，把人生的一切活动导向好的方面
还是坏的方面，都取决于其大脑分泌出多少脑内
吗啡。

自然界里有吗啡这种毒品，这是导致中毒的
危险品，而对脑内吗啡丝毫不必担心。

脑内吗啡的效力是毒品吗啡的五六倍。一些
人明明知道毒品吗啡会毁灭身心，仍然违法乱
纪，铤而走险，胆敢吸毒，就是因为吗啡能够使
人得到舒服的快感。其实人们用不着如此在独木
桥上冒险，上帝既然给予我们脑内吗啡这个物
质，我想，上帝便是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信息：

“创造一个愉快的人生吧。只要愉快地生
活，就能无病无痛、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长寿
百岁……”

龙居石曾私下对好朋友说：“ 《脑内革命》
这本书，帮助自己度过了官场中人难以幸免的

‘苦熬’折磨，同时也帮助自己在被打入‘另
册’、‘坐冷板凳’、看不到前途光明的时候，仍
然能够活得滋润……”

小说主人公青正在市委书记刘维洲的支持
下，上手处理凤凰市群众信访案子，刚刚进入调

查阶段，却遭遇到了一连串的意外事件：因河道
工程渗漏上访的主要人物以聚赌为由被抓，并被
严刑拷打昏迷不醒，街道自来水管爆裂问题还未
来得及处理……青正正专心致力于解决群众信访
案件的时候，市委书记被调走，省委考察组进驻
凤凰市。传闻市长要接替升任市委书记，而这个
市长却明明又不是青正这条线上的人，加之有可
能涉及到信访案件的现任副市长龙居石又传闻说
要升任市长。果真如此，青正这个从省上派来并
带着主要解决凤凰市群众信访案件这一重任的年
轻干部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一个在身赴
一线处理棘手问题的年轻领导干部一旦失去主要
领导的支持，面临的将是工作的寸步难行。随着
时间的推移，坊间传闻果然得到证实——市长田
志琪升任市委书记，副市长龙居石接替成为市
长，从此，龙居石这个在凤凰市政坛一度失意、
为寻刺激而身不由己陷入“情妇门”的官场中
人，迎来了官场辉煌的时代——他自认为可以大
干一番事业了！他这条线上的人个个自鸣得意，
潘大升被提拔为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牟获生
从建设局局长升任市长助理、市金融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专管全市金融工作……而其对手青正
这一条线的人却因强有力后台的调离而纷纷开始
走下坡路，由此，青正、王勤这些看似在官场十
分清廉正派的人，却由此步入龙居石此前官场失
意时的种种行为，重复循环着龙居石的官场哲
学——醉生梦死，自我寻求解脱，他们也开始自
觉不自觉地追求“脑内吗啡”——一种官场失意
者的精神麻醉行为——身陷情妇的包围之中而不
自觉……青正身陷自己漂亮的办公室女主任姚怡
仙的缠绵之中而不能自拔，王勤亦身不由己陷入
大美女田美的美色之中而不以为意……

深谙官场玄机的龙居石，凭借自己在凤凰市
工作多年积累的人脉，呼风唤雨，硬生生把从省
城空降来凤凰市彻查老百姓群体上访事件的青正
逼到角落……人们眼睁睁看着青正成了凤凰市领
导班子里的孤家寡人，就连他初上任时从省城亲
自点将追随他而来的助手王勤，似乎也被彻底

“冷冻”了起来，成了凤凰市官场的另一个“异
类”。而他彻查案件的上访者代表，也因他工作
细节的不慎被对手投进监牢，最终死于非命。青
正眼看就要彻底败下阵来。在极度的自我挫败感
的袭击之下，青正身心俱疲，他竟然也开始像对
手那样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自我麻醉状态——面对
时常在眼前晃动的各色女人，他开始显得有些把

持不住了；面对美女的诱惑，他心旌摇曳……也
许是脑内吗啡在起作用，也许真的是他心灰意冷
了，也许他全然忘记了当初来凤凰市赴任时的使
命，总之，他已悄然步入“情妇门”而不自
知……

时事难料，正在青正眼看已输得一败涂地的
时候，省委换届开始了，新的一级省委领导班子
已初露端倪。紧接着，凤凰市的班子也开始被大
面积调整，青正、王勤迎来了转机……两个从省
城下派的干部从“百花丛”中勇敢地走了出来，
并履行了初上任时组织赋予的使命，终于在艰难
曲折中战胜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把此时已升任
市委书记的龙居石彻底拉下马来——上级组织明
察秋毫，为支持青正、王勤等人的反腐行为，对
龙居石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为青正彻底查清龙
居石的问题扫清障碍。青正等人通过彻底查清凤
凰市信访案子，连带拔出了已是省政协副主席的
龙居石的种种违法违纪事实，特别是指证他身为
高级领导干部身陷“情妇门”——包养情妇达
11 个之多，被送上法庭的时候，龙居石竟然在
法庭上慷慨陈词，声称自己无罪。

龙居石说：“什么‘情妇门’？我破坏家庭了
吗？没有！我因和女子交往违法乱纪了吗？没
有！我贪污受贿了吗？没有！我只是过了一个普
通人没有悟到、而我已经悟到并付诸实践的一个
身在官场中人的一个自我调节身心健康的正常人
的生活罢了——普通老百姓都准许过的正常生
活，难道身为官员就不需要过了吗？你们就是要
把像我这样身居官位而长期无所事事坐冷板凳的
人，从精神上打入另册，还要我们装得像个正常
人的样子在众人面前晃悠，这可能吗？难道让我
在非我主观所能左右的官场失意中抑郁中等死不
成？在官场中站错队、被划错线，难道是我个人
的错吗？试问哪个领导干部能够靠自己人为努力
脱离这种‘以人划线’的窠臼？人在失意的时
候，寻求精神解脱以自保存活，这是人之所以为
人的基本追求，试问哪一个人不是这样走过来
的？官场失意的人难道不是人？什么‘情妇
门’？真是笑话，像我这样的人，早已穿越了

‘ 情 妇 门 ’！ —— 情 妇 门 ， 情 妇 门 ！ 既 然 是
‘门’，那么就意味着可以进入，你们这些身在官
场没有失意过的人其实骨子里早就想进去，只是
迫于清规戒律、没有胆量，一辈子站在门口徘徊
罢了！”

面对龙居石这样的政界“老手”，青正毫不
气馁，信念执著，发誓要在自己任上把龙居石这
样的贪官彻底拉下马来！面对政坛的波诡云谲，
面对凤凰市政界出现的“小人得势”的猖狂，面
对青正、王勤等人在不知不觉中重蹈龙居石之流
为官的覆辙，上级组织明察秋毫，断然决定让青
正离职进京学习一年，从而使他远离了凤凰市这
个伤心之地。一年后，青正再度走马上任。他绵
里藏针，如履薄冰，处处小心，背负“黑锅”苦
熬应对，终于否极泰来，冲破“情妇门”，将一
个个贪官彻底拉下马，圆满完成了上级组织赋予
的使命，他自己也走向了仕途的辉煌，升任省委
常委、省纪委书记。

（《市长青正》，李庆和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
6月出版）

市长青正市长青正（（故事梗概故事梗概））

■长篇小说


